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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经典作品选》

前言

　　一、本书精选老舍于1932年至1959年所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散文作品。　　二、本书所收
作品依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三、本书在文字编辑过程中，为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对与目
前的规范汉字不一致的个别文字未加改动。　　京华出版社　　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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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经典作品选》

内容概要

《老舍经典作品选》精选老舍于1932年至1959年所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散文作品。包括大悲寺
外、微神、柳家大院、黑白李、上任、月牙儿、老字号、断魂枪、我这一辈子、不成问题的问题、趵
突泉的欣赏、有声电影、抬头见喜、观画记、小麻雀、小动物们、春风、何容何许人也、想北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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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经典作品选》

作者简介

　　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
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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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经典作品选》

书籍目录

小说大悲寺外微神柳家大院黑白李上任月牙儿老字号断魂枪我这一辈子不成问题的问题散文趵突泉的
欣赏有声电影抬头见喜观画记小麻雀小动物们春风何容何许人也想北平英国人有了小孩以后搬家大明
湖之春东方学院宗月大师诗人自述敬悼许地山先生我的母亲文牛北京的春节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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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经典作品选》

章节摘录

　　大悲寺外　　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自
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
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
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
。　　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的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　　去年，也不记
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虽然才过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
时候才再有机会回去呢。自然上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
的，谁在北平三天能不想办一万样事呢。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
纸钱，也没有香与酒。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　　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
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
每逢遇上个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生而成
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象征。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
以为他是还活着。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是死了
。　　他为什么作学监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作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可是，他竟自作了
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作学监他怎能在四十多岁便死了呢！　　胖胖的，脑后折着三道肉印；
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才能把那三道弯上的短发推净。脸象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
爱他，也就没法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的下垂，把
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个极小的缝儿射出无限度的黑亮。好象这两道黑光，假如
你单单的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
的两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象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象条上了钩的小白鱼
，钓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然后他笑了，极天真的一笑，你落在他的怀中，失
去了你自己。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没看见这双眼之
前，假如你看他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蠕蠕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
，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先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
—好象唯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 —便极用心的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私自
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
！　　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
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精致的书页。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上永远
冒着热汗，他决不是聪明人。有时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象都被书的神秘给迷住；看得
出，他的牙是咬得很紧，因为他的腮上与太阳穴全微微的动弹，微微的，可是紧张。忽然，他那么天
真的一笑，叹一口气，用块象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上的汗。　　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人情的不
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的同学也因此爱他。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个十五六岁的
学生，象那时候的我与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诚恳是出于天性的纯厚，而同时又能丝毫
不苟的负责是足以表示他是温厚，不是懦弱？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 们中的
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到了我们
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们，假如他不
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的作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
挣六十块钱，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这三分
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假如我们生了病，黄先生不但是殷勤的看顾，而且必拿来些水果，点心，或
是小说，几乎是偷偷的放在病学生的床上。　　但是，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
束我们。宿舍不清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作的雨点。　　世界
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很有些个厌恶黄先生的。这并不因为他
的爱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谁看出他是不真诚，而是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
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些同学们一样的受过他的好处，知道他的伟大，但是他们不能爱他。他们受
了他十样的好处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阵，黄先生便变成顶可恶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轻视他们的意思
，我不过是说世上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
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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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经典作品选》

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来作学监，不负责的学监是有
的，可是黄先生与不负责永远不能联结在一处。不论他怎样真诚，怎样厚道，管束。　　他初来到学
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别位先生是那样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
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
活泼有趣，与我们并没有多么大的关系。黄先生是个“人”，他与别位先生几乎完全不相同。他与我
们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　　半年之后，已经有些同学对他不满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
规戒，有的是出于立异——人家说好，自己就偏说坏，表示自己有头脑，别人是顺竿儿爬的笨货。　
　经过一次小风潮，爱他的与厌恶他的已各一半了。风潮的起始，与他完全无关。学生要在上课的时
间开会了，他才出来劝止，而落了个无理的干涉。他是个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决
，是否该在上课时间开会！幸而投与他意见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张！风潮虽然不久便平静无事了，可是
他的威信已减了一半。　　因此，要顶他的人看出时机已到：再有一次风潮，他管保得滚。谋着以教
师兼学监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动的是我们的手工教师，一个用嘴与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
，他和黄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极。在教室上他曾说过，有人给他每月八百圆，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有
许多学生喜欢他，因为上他的课时就是睡觉也能得八十几分。他要是作学监，大家岂不是入了天国！
每天晚上，自从那次小风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会议。不久，在这小会议中种的子粒便开了花。校长
处有人控告黄先生，黑板上常见“胖牛”，“老山药蛋”⋯⋯同时，有的学生也向黄先生报告这些消
息。忽然黄先生请了一天的假。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时候，校长来了，对大家训话，说黄先生向他辞
职，但是没有准他。末后，校长说，“有不喜欢这位好学监的，请退学；大家都不喜欢他呢，我与他
一同辞职。”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校长前脚出去，后脚一群同学便到手工教员室中去开紧急会议
。　　第三天上黄先生又照常办事了，脸上可是好象瘦减了一圈。在下午课后他召集全体学生训话，
到会的也就是半数。他好象是要说许多许多的话似的，及至到了台上，他第一个微笑就没笑出来，楞
了半天，他极低细的说了一句：“咱们彼此原谅吧！”没说第二句。　　暑假后，废除月考的运动一
天扩大一天。在重阳前，炸弹爆发了。英文教员要考，学生们不考；教员下了班，后面追随着极不好
听的话。及至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问题便由罢考改为撤换英文教员，因为校长无论如何也要维持月
考的制度。虽然有几位主张连校长一齐推倒的，可是多数人愿意先由撤换教员作起。既不向校长作战
，自然罢考须暂放在一边。这个时节，已经有人警告了黄先生：“别往自己身上拢！”　　可是谁叫
黄先生是学监呢？他必得维持学校的秩序。况且，有人设法使风潮往他身上转来呢。　　校长不答应
撤换教员。有人传出来，在职教员会议时，黄先生主张严办学生，黄先生劝告教员合作以便抵抗学生
，黄学监⋯⋯　　风潮及转了方向，黄学监，已经不是英文教员，是炮火的目标。　　黄先生还终日
与学生们来往，劝告，解说，笑与泪交替的揭露着天真与诚意。有什么用呢？　　学生中不反对月考
的不敢发言。依违两可的是与其说和平的话不如说激烈的，以便得同学的欢心与赞扬。这样，就是敬
爱黄先生的连暗中警告他也不敢了：风潮象个魔咒捆住了全校。　　我在街上遇见了他。　　“黄先
生，请你小心点，”我说。　　“当然的，”他那么一笑。　　“你知道风潮已转了方向？”　　他
点了点头，又那么一笑，“我是学监！”　　“今天晚上大概又开全体大会，先生最好不用去。”“
可是，我是学监！”　　“他们也许动武呢！”　　“打‘我’？”他的颜色变了。　　我看得出，
他没想到学生要打他；他的自信力太大。可是同时他并不是不怕危险。他是个“人”，不是铁石作的
英雄——因此我爱他。　　“为什么呢？”他好似是诘问着他自己的良心呢。“有人在后面指挥。”
　　“呕！”可是他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据我看；他紧跟着问：“假如我去劝告他们，也打我？”
　　我的泪几乎落下来。他问得那么天真，几乎是儿气的；始终以为善意待人是不会错的。他想不到
世界上会有手工教员那样的人。　　“顶好是不到会场去，无论怎样！”　　“可是，我是学监！我
去劝告他们就是了；劝告是惹不出事来的。谢谢你！”　　我楞在那儿了。眼看着一个人因责任而牺
牲，可是一点也没觉到他是去牺牲— —一听见“打”字便变了颜色，而仍然不退缩！我看得出，此刻
他决不想辞职了，因为他不能在学校正极紊乱时候抽身一走。“我是学监！”我至今忘不了这一句话
，和那四个字的声调。　　　　果然晚间开了大会。我与四五个最敬爱黄先生的同学，故意坐在离讲
台最近的地方，我们计议好：真要是打起来，我们可以设法保护他。　　开会五分钟后，黄先生推门
进来了。屋中连个大气也听不见了。主席正在报告由手工教员传来的消息——就是宣布学监的罪案—
—学监进来了！我知道我的呼吸是停止了一会儿。　　黄先生的眼好似被灯光照得一时不能睁开了，
他低着头，象盲人似的轻轻关好了门。他的眼睁开了，用那对慈善与宽厚作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他
的面色是，也许因为灯光太强，有些灰白。他向讲台那边挪了两步，一脚登着台沿，微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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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经典作品选》

　“诸位同学，我是以一个朋友，不是学监的地位，来和大家说几句话！”　　“假冒为善！”　　
“汉奸！”　　后边有人喊。　　黄先生的头低下去，他万也想不到被人这样骂他。他决不是恨这样
骂他的人，而是怀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诚，不然⋯⋯　　这一低头要了他的命。　　他一进来
的时候，大家居然能那样静寂，我心里说，到底大家还是敬畏他；他没危险了。这一低头，完了，大
家以为他是被骂对了，羞愧了。　　“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我记得。跟
着，“打！” “打！”后面的全立起来。我们四五个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动”的暗号；我们一动
，可就全乱了。我喊了一句。　　“出去！”故意的喊得很难听，其实是个善意的暗示。他要是出去
——他离门只有两三步远——管保没有事了，因为我们四五个人至少可以把后面的人堵住一会儿。可
是黄先生没动！好象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头来。他的眼神极可怕了。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低下
头去，似乎用极大的忏悔，矫正他的要发脾气。他是个 “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
。我明白他那心中的变动：冷不防的被人骂了，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诉他——无愧；在
这个时节，后面喊 “打！”：他怒了；不应发怒，他们是些青年的学生——又低下头去。　　随着说
第二次低头，“打！”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来，谁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头去—
—就是这么着，也还只听见喊打，而并没有人向前。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实在是因为多数——大多
数 ——人心中有一句：“凭什么打这个老实人呢？”自然，主席的报告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可是究
竟大家不能忘了黄先生以前的一切；况且还有些人知道报告是由一派人造出来的。　　我又喊了声，
“出去！”我知道“滚”是更合适的，在这种场面上，但怎忍得出口呢！　　黄先生还是没动。他的
头又抬起来：脸上有点笑意，眼中微湿，就象个忠厚的小儿看着一个老虎，又爱又有点怕忧。　　忽
然由窗外飞进一块砖，带着碎玻璃碴儿，象颗横飞的彗星，打在他的太阳穴上。登时见了血。他一手
扶住了讲桌。后面的人全往外跑。我们几个搀住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他还勉强的笑着，
血已几乎盖满他的脸。　　找校长，不在；找校医，不在；找教务长，不在；我们决定送他到医院去
。　　“到我屋里去！”他的嘴已经似乎不得力了。　　我们都是没经验的，听他说到屋中去，我们
就搀扶着他走。到了屋中，他摆了两摆，似乎要到洗脸盆处去，可是一头倒在床上；血还一劲的流。
　　老校役张福进来看了一眼，跟我们说，“扶起先生来，我接校医去。”　　校医来了，给他洗干
净，绑好了布，叫他上医院。他喝了口白兰地，心中似乎有了点力量，闭着眼叹了口气。校医说，他
如不上医院，便有极大的危险。他笑了。低声的说：“死，死在这里；我是学监！我怎能走呢——校
长们都没在这里！”　　老张福自荐伴着“先生”过夜。我们虽然极愿守着他，可是我们知道门外有
许多人用轻鄙的眼神看着我们；少年是最怕被人说“苟事”的——同情与见义勇为往往被人解释作“
苟事”，或是“狗事”；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我们只好离开他。连这样，当我
们出来的时候还听见了：“美呀！黄牛的干儿子！”　　第二天早晨，老张福告诉我们，“先生”已
经说胡话了。　　校长来了，不管黄先生依不依，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　　可是这时候，他清醒过
来。我们都在门外听着呢。那位手工教员也在那里，看着学监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对我们皱着眉，
好象他是最关心黄先生的苦痛的。我们听见了黄先生说：　　“好吧，上医院；可是，容我见学生一
面。”　　“在哪儿？”校长问。　　“礼堂；只说两句话。不然，我不走！”　　钟响了。几乎全
体学生都到了。　　老张福与校长搀着黄先生。血已透过绷布，象一条毒花蛇在头上盘着。他的脸完
全不象他的了。刚一进礼堂门，他便不走了，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的眼，好象是寻找自己的儿女，把
我们全看到了。他低下头去，似乎已支持不住，就是那么低着头，他低声——可是很清楚的——说：
“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　　他出去了，学生没有一个动弹的。大概有两分钟吧
。忽然大家全往外跑，追上他，看他上了车。　　过了三天，他死在医院。　　谁打死他的呢？　　
丁庚。　　可是在那时节，谁也不知道丁庚扔砖头来着。在平日他是“小姐”，没人想到 “小姐”敢
飞砖头。　　那时的丁庚，也不过是十七岁。老穿着小蓝布衫，脸上长着小红疙疸，眼睛永远有点水
锈，象敷着些眼药。老实，不好说话，有时候跟他好，有时候又跟你好，有时候自动的收拾宿室，有
时候一天不洗脸。所以是小姐——有点忽东忽西的小性。　　风潮过去了，手工教员兼任了学监。校
长因为黄先生已死，也就没深究谁扔的那块砖。说真的，确是没人知道。　　可是，不到半年的工夫
，大家猜出谁了——丁庚变成另一个人，完全不是“小姐”了。他也爱说话了，而且永远是不好听的
话。他永远与那些不用功的同学在一起了，吸上了香烟——自然也因为学监不干涉——每晚上必出去
，有时候嘴里喷着酒味。他还作了学生会的主席。　　由“那”一晚上，黄先生死去，丁庚变了样。
没人能想到“小姐”会打人。可是现在他已不是“小姐”了，自然大家能想到他是会打人的。变动的
快出乎意料之外，那么，什么事都是可能的了；所以是“他”！　　过了半年，他自己承认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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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出于自夸，因为他已经变成个“刺儿头”。最怕这位“刺儿头”的是手工兼学监那位先生。学监
既变成他的部下，他承认了什么也当然是没危险的。自从黄先生离开了学监室，我们的学校已经不是
学校。　　为什么扔那块砖？据丁庚自己说，差不多有五六十个理由，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个最好，
自然也没人能断定哪个最可靠。　　据我看，真正的原因是“小姐”忽然犯了“小姐性”。他最初是
在大家开会的时候，连进去也不敢，而在外面看风势。忽然他的那个劲儿来了，也许是黄先生责备过
他，也许是他看黄先生的胖脸好玩而试试打得破与否，也许⋯⋯不论怎么着吧，一个十七岁的孩子，
天性本来是变鬼变神的，加以脸上正发红泡儿的那股忽人忽兽的郁闷，他满可以作出些无意作而作了
的事。从多方面看，他确是那样的人。在黄先生活着的时候，他便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很喜欢人叫
他“黛玉”。黄先生死后，他便不知道他是怎回事了。有时候，他听了几句好话，能老实一天，趴在
桌上写小楷，写得非常秀润。第二天，一天不上课！　　这种观察还不只限于学生时代，我与他毕业
后恰巧在一块作了半年的事，拿这半年中的情形看，他确是我刚说过的那样的人。拿一件事说吧。我
与他全作了小学教师，在一个学校里，我教初四。已教过两个月，他忽然想换班，唯一的原因是我比
他少着三个学生。可是他和校长并没这样说——为少看三本卷子似乎不大好出口。他说，四年级级任
比三年级的地位高，他不甘居人下。这虽然不很象一句话，可究竟是更精神一些的争执。他也告诉校
长：他在读书时是作学生会主席的，主席当然是大众的领袖，所以他教书时也得教第一班。校长与我
谈论这件事，我是无可无不可，全凭校长调动。校长反倒以为已经教了快半个学期，不便于变动。这
件事便这么过去了。到了快放年假的时候，校长有要事须请两个礼拜的假，他打算求我代理几天。丁
庚又答应了。可是这次他直接的向我发作了，因为他亲自请求校长叫他代理是不好意思的。我不记得
我的话了，可是大意是我应着去代他向校长说说：我根本不愿意代理。　　及至我已经和校长说了，
他又不愿意，而且忽然的辞职，连维持到年假都不干。校长还没走，他卷铺盖走了。谁劝也无用，非
走不可。　　从此我们俩没再会过面。　　看见了黄先生的坟，也想起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苦痛。
坟头更矮了些，那么些土上还长着点野花，“美”使悲酸的味儿更强烈了些。太阳已斜挂在大悲寺的
竹林上，我只想不起动身。深愿黄先生，胖胖的，穿着灰布大衫，来与我谈一谈。　　远处来了个人
。没戴着帽，头发很长，穿着青短衣，还看不出他的模样来，过路的，我想；也没大注意。可是他没
顺着小路走去，而是舍了小道朝我来了。又一个上坟的？　　他好象走到坟前才看见我，猛然的站住
了。或者从远处是不容易看见我的，我是倚着那株枫树坐着呢。“你，”他叫着我的名字。　　我楞
住了，想不起他是谁。　　“不记得我了？丁——”　　没等他说完我想起来了，丁庚。除了他还保
存着点“小姐”气——说不清是在他身上哪处——他绝对不是二十年前的丁庚了。头发很长，而且很
乱。脸上乌黑，眼睛上的水锈很厚，眼窝深陷进去，眼珠上许多血丝。牙已半黑，我不由的看了看他
的手，左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全黄了一半。他一边看着我，一边从袋里摸出一盒 “大长城”来。　　不
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阵悲惨。我与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可是幼时的同学⋯⋯ 我过去握住他的手；他
的手颤得很厉害。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眼中全湿了；然后不约而同的看着那个矮矮的墓。　　“你也
来上坟？”这话已到我的唇边，被我压回去了。他点一枝烟，向蓝天吹了一口，看看我，看看坟，笑
了。　　“我也来看他，可笑，是不是？”他随说随坐在地上。我不晓得说什么好，只好顺口搭音的
笑了声，也坐下了。他半天没言语，低着头吸他的烟，似乎是思想什么呢。烟已烧去半截，他抬起头
来，极有姿式的弹着烟灰。先笑了笑，然后说：　　“二十多年了！他还没饶了我呢！”　　“谁？
”　　他用烟卷指了指坟头：“他！”　　“怎么？”我觉得不大得劲；深怕他是有点疯魔。　　“
你记得他最后的那句？决——不——计——较，是不是？”　　我点点头。　　“你也记得咱们在小
学教书的时候，我忽然不干了？我找你去叫你不要代理校长？好，记得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记得
。”　　“决不计较！你说的。那回我要和你换班次，你也是给了我这么一句。你或者出于无意，可
是对于我，这句话是种报复，惩罚。它的颜色是红的一条布，象条毒蛇；它确是有颜色的。它使我把
生命变成一阵颤抖；志愿，事业，全随颤抖化为— —秋风中的落叶。象这颗枫树的叶子。你大概也知
道，我那次要代理校长的原因？我已运动好久，叫他不能回任。可是你说了那么一句——”　　“无
心中说的，”我表示歉意。　　“我知道。离开小学，我在河务局谋了个差事。很清闲，钱也不少。
半年之后，出了个较好的缺。我和一个姓李的争这个地位。我运动，他也运动，力量差不多是相等，
所以命令多日没能下来。在这个期间，我们俩有一次在局长家里遇上了，一块打了几圈牌。局长，在
打牌的时候，露出点我们俩竞争很使他为难的口话。我没说什么，可是姓李的一边打出一个红中，一
边说：‘红的！我让了，决不计较！’ 红的！不计较！黄学监又立在我眼前，头上围着那条用血浸透
的红布！我用尽力量打完了那圈牌，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我不能再见那个姓李的，他是黄学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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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杀人不见血的咒诅在我魂灵上作祟：假如世上真有妖术邪法，这个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不干了。
不干了！”他的头上出了汗。　　“或者是你身体不大好，精神有点过敏。”我的话一半是为安慰他
，一半是不信这种见神见鬼的故事。　　“我起誓，我一点病没有。黄学监确是跟着我呢。他是假冒
为善的人，所以他会说假冒为善的恶咒。还是用事实说明吧。我从河务局出来不久便成婚，”这一句
还没说全，他的眼神变得象失了雏儿的恶鹰似的，瞪着地上一颗半黄的鸡爪草，半天，他好象神不附
体了。我轻嗽了声，他一哆嗦，抹了抹头上的汗，说：“很美，她很美。可是——不贞。在第一夜，
洞房便变成地狱，可是没有血，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血的洞房是地狱，自然这是老思想，可是我的
婚事老式的，当然感情也是老式的。她都说了，只求我，央告我，叫我饶恕她。按说，美是可以博得
一切赦免的。可是我那时铁了心；我下了不戴绿帽的决心。她越哭，我越狠，说真的，折磨她给我一
些愉快。末后，她的泪已干，她的话已尽，她说出最后的一句：‘请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她打开
了胸，‘给这儿一刀吧；你有一切的理由，我死，决不计较你！’我完了，黄学监在洞房门口笑我呢
。我连动一动也不能了。第二天，我离开了家，变成一个有家室的漂流者，家中放着一个没有血的女
人，和一个带着血的鬼！但是我不能自杀，我跟他干到底，他劫去我一切的快乐，不能再叫他夺去这
条命！”“丁：我还以为你是不健康。你看，当年你打死他，实在不是有意的。况且黄先生的死也一
半是因为耽误了，假如他登时上医院去，一定不会有性命的危险。” 我这样劝解；我准知道，设若我
说黄先生是好人，决不能死后作祟，丁庚一定更要发怒的。　　“不错。我是出于无心，可是他是故
意的对我发出假慈悲的原谅，而其实是种恶毒的诅咒。不然，一个人死在眼前，为什么还到礼堂上去
说那个呢？好吧，我还是说事实吧。我既是个没家的人，自然可以随意的去玩了。我大概走了至少也
有十二三省。最后，我在广东加入了革命军。打到南京，我已是团长。设若我继续工作，现在来至少
也作了军长。可是，在清党的时节，我又不干了。是这么回事，一个好朋友姓王，他是左倾的。他比
我职分高。设若我能推倒他，我登时便能取得他的地位。陷害他，是极容易的事，我有许多对他不利
的证据，但是我不忍下手。我们俩出死入生的在一处已一年多，一同入医院就有两次。可是我又不能
抛弃这个机会；志愿使英雄无论如何也得辣些。我不是个十足的英雄，所以我想个不太激进的办法来
。我托了一个人向他去说，他的危险怎样的大，不如及早逃走，把一切事务交给我，我自会代他筹画
将来的安全。他不听。我火了。不能不下毒手。我正在想主意，这个不知死的鬼找我来了，没带着一
个人。有些人是这样：至死总假装宽厚大方，一点不为自己的命想一想，好象死是最便宜的事，可笑
。这个人也是这样，还在和我嘻嘻哈哈。我不等想好主意了，反正他的命是在我手心里，我对他直接
的说了— —我的手摸着手枪。他，他听完了，向我笑了笑。‘要是你愿杀我，’他说，还是笑着，‘
请，我决不计较。’这能是他说的吗？怎能那么巧呢？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
，‘他’老借着个笑脸来报仇，假冒为善的鬼会拿柔软的方法来毁人。我的手连抬也抬不起来了，不
要说还要拿枪打人。姓王的笑着，笑着，走了。他走了，能有我的好处吗？他的地位比我高。拿证据
去告发他恐怕已来不及了，他能不马上想对待我的法子吗？结果，我得跑！到现在，我手下的小卒都
有作团长的了，我呢？我只是个有妻室而没家，不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我也说不清我是什么！”
乘他喘气，我问了一句：“哪个庙事？”　　“眼前的大悲寺！为是离着他近，”他指着坟头。看我
没往下问，他自动的说明：“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　　不记得我又和他说了什么，还是什
么也没说，无论怎样吧！我是踏着金黄的秋色下了山，斜阳在我的背后。我没敢回头，我怕那株枫树
，叶子不是怎么红得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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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
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
。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
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
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
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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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离婚并没有想象中精彩，我更喜欢前期的作品二马。
2、小说比散文好看 断魂枪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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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老舍经典作品选》的笔记-第1页

        《大悲寺外》
P3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很有些个厌恶黄先生的。这并不
因为他的爱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谁看出他是不真诚，而是伟大与渺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
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些同学们一样的受过他的好处，知道他的伟大，但是他们不能爱他。
他们受了他十样的好处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阵，黄先生便变成顶可恶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轻视他们的
意思，我不过是说世上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
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
你的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人性的弱点。
所以我当年对“GM”的记仇不也是如此。一两件小事不遂心而已。
=======================================

《黑白李》
P34（说黑李）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是个初夏的晚间，落着点小雨，我去找他闲谈，他独自在屋里
坐着呢，面前摆着四个红鱼细磁茶碗。我们俩是用不着客气的，我坐下吸烟，他摆弄那四个碗。转转
这个，转转那个，把红鱼要一点不差的朝着他。摆好，身子往后仰一仰，像画家设完一层色那么退后
看看。然后，又逐一的转开，把另一面的鱼们摆齐。又往后仰身端详了一番，回过头来向我笑了笑，
笑得非常天真。把一个强迫症写得活灵活现。

=======================================

《老字号》
P88（说辛德治）他到城里已经二十来年了，其中的十五六年是在三和祥，三和祥是他的第二家庭，
他的说话、咳嗽与蓝布大衫的样式，全是三和祥给他的。特别喜欢后半句。

=======================================

《何容何许人也》
P203是的，他不像别的朋友们那样有种种无法解决的，眼看着越缠越紧而翻不起身的事。以他来比较
他们，似乎他还该算个幸运的。可是我拿他作这群朋友的代表。正因为他没有显然的困难，他的悲哀
才是大家所必不能避免的，不管你如何设法摆脱。显然的困难是时代已对个人提出清账，一五一十，
清清楚楚。他的默默悲哀是时代与个人都微笑不语，看到底谁能再敷衍下去。他要想敷衍呢，他便须
和一切妥协：旧东西中的好的坏的，新东西中的好的坏的，一齐等着他给喊好；自要他肯给它们喊好
，他就颇有希望成为有出路的人。他不能这么办。同时他也知道毁坏了自己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事，
他不因不妥协而变成永不洗脸的名士。怎办呢？他只交下几个好朋友，大家到一块儿，有的说便说，
没的说彼此就楞着也好。他也教书，也编书，月间进上几十块钱就可以过去。他不讲穿，不讲究食住
，外表上是平静沉默，心里大概老有些人家看不见的风浪。真喝醉了的时候也会放声的哭，也许是哭
自己，也许是哭别人。真真的悲哀。看谁继续敷衍。

=======================================
20141220 年尾也是清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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